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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bullying incident in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s has aroused widespread 
concern from people in all walks of life. It is important to analyze the 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bullying behavior in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s. The frustration aggression theory can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bullying behavior in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s. Combining the 
frustration aggression theory with scientif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auses of bullying behavior in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s, this paper proposes a good way to effectively deal with the bullying 
problems in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s. Advocating the practice of education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early education of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guide students to correctly treat all 
kinds of setbacks and emergencies in daily life, improve students' ability of self-protection and 
control, scientifically grasp the punishment intensity of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avoid unlawful infringement and serious consequences caused by bad stimuluses such as verbal 
violence and inju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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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当前，中小学校园欺凌事件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认真分析中小学校园

欺凌行为成因及对策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工作。“挫折-攻击”理论能为中小学校园欺凌行为

的研究提供较新的视角。结合“挫折—攻击”理论对中小学校园欺凌行为成因的科学解读，

提出有效应对中小学校园欺凌问题的良方。主张教育实践中应当重视对中小学生个体的早期

教育，引导学生正确对待日常生活中遭遇的各种挫折和突发事件，提高学生的自我保护与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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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能力，科学把握对中小学生的惩戒力度，避免言语暴力伤害等不良刺激诱因对中小学生造

成不法侵害和严重后果。 

1．引言

近年来，我国中小学校园欺凌事件频繁发生，严重影响着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成长，并对

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产生极大干扰，这一问题逐渐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积极关注。国务

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于 2016 年 4 月专门印发了《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

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相关机构要针对校园欺凌问题开展专项治理工作，这可看作是从国

家层面提出的对校园欺凌进行治理的总体要求，由此可见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我们

绝对不能等闲视之。张文新（2002）通过对 9235 名中小学生进行的校园欺凌问题专项调查发

现，小学阶段学生群体中曾经遭受欺凌者比例高达 22.2%，对他人曾经实施过欺凌行为者占

比为 6.2%；初中阶段学生曾遭受他人欺凌和对他人实施欺凌行为者所占比例分别为 12.4%和

2.6%；从总体数据上看有近两成的中小学生曾经卷入校园欺凌问题[1]。而且，相比个体遭受

肉体的创伤来讲，受欺凌学生心灵的伤害程度可能更深、持续时间可能更久，严重者可能因

此而表现出抑郁惊恐、暴力攻击、肢体自残甚至自杀轻生等极端行为。认真分析中小学校园

欺凌行为的成因与对策成为当前学校教育的重要工作，“挫折-攻击”理论能为科学理解和诠释

中小学校园欺凌事件提供全新的视角。

2．中小学校园欺凌行为的概念理解及特征分析 

2.1 中小学校园欺凌行为的概念理解 

国内学者常将英文“Bullying”一词译作“欺凌”，也有人将其译为“霸凌”或“欺负”

等，含有“恃强凌弱”或“仗势欺人”之意。何谓校园欺凌？可以说，时至今日，国内学术

界和司法界对于其概念还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部分学者将其与“校园暴力”概念等同起来。

但随着国家机关正式文件下达，使用“校园欺凌”一词者相对较多并逐渐趋同。有学者认为

校园欺凌是指以校园作为背景而发生的一方对另一方进行的蓄意攻击，具体包括身体和言语

以及关系和网络等各个层面实施的攻击行为[2]。胡春光(2017)认为校园欺凌是指学校环境中

发生的学生群体或个别学生故意重复地对那些可能不会对其实施报复行为的受害学生施以长

期性的身体或心理伤害的攻击形式[3]。俞凌云、马早明(2018)将其界定为在校人员借助某种

权力长期压迫其他在校人员，造成他人生理、心理伤害或干扰正常教学秩序的行为[4]。任海

涛（2017）则认为应当从狭义方面对校园欺凌进行界定，并与校园暴力明确区分，他提出的

概念涉及发生空间、欺凌者与受害人、欺凌特征、地位、影响及表现形式等内容[5]。尽管不

同学者对其概念界定不一，但大都认为校园欺凌与学校师生高度相关，主观上有实施欺凌的

恶意，客观上对受欺凌者造成伤害，通常是以相对隐蔽和持久的攻击行为表现出来，一般较

难为人发现。而且实施欺凌行为者与受欺凌者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力量差异，欺凌者常常

以对受欺凌者实施身心方面的伤害为直接目的，意图较为明确，受欺凌者可能较长时期处于

一种无力抵抗而被迫接受欺凌者一切攻击行为的状态。 

2.2 当前中小学校园欺凌行为的特征举隅 

当前校园欺凌事件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逐渐呈现多样化特点，具体而言可将其分为身体

欺凌、言语欺凌和关系欺凌等方式，既有直接面对面或身体接触的外显欺凌形式，也有借助

网络媒体进行的相对隐蔽的欺凌方式。综观针对校园欺凌问题进行的诸多研究，表明校园欺

凌大多具有形式多样化、作案团伙化、行为隐蔽性、过程持续性及手段残忍性等特征。段威

（2018）认为当前校园欺凌现象频发与社会和家庭结构的变迁有着紧密的联系，并表现出欺

凌手段的多样性、传播的高效性、危害结果的持续性和治理难度不断增加等特性[6]。认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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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近年来发生在全国各地的中小学校园欺凌事件，结合国内外众多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

究，我们可以看出当前中小学校园欺凌行为呈现出诸多新的特征。首先，中小学校园欺凌行

为的发生地由校园内部逐渐转移至校外场所或借助网络媒体实施侵害。相对来说，因当前校

园欺凌行为转向校园邻近区域、学生上学和放学沿途、较为偏僻或灯光昏暗的地方等隐秘区

域而更难发现，而借助网络进行的欺凌行为对学生产生的影响和伤害可能更大。其次，校园

欺凌行为由原来的团伙作案逐渐转向个体单独行动。许多欺凌者在实施欺凌行为时多采取单

打独斗的方式进行，这样更不容易被外界知晓而露馅。第三，由于城区学校监管网络体系的

高度发达，学校教育防控力度加强，学生的自我防范和反欺凌意识大大提升，中小学校园欺

凌行为高发地由原来的城镇逐渐转向城郊结合部或农村学校。第四，欺凌行为与欺凌者自身

的性格特点、交往能力、学习能力、身体条件和家庭环境有关，校园欺凌行为实施者和受欺

凌者的两极特征表现较为鲜明。欺凌他人者多表现为霸道狂妄、社会朋友较多、学业成绩不

良、体格健壮、家境较为殷实富有，而被欺凌者常表现为胆小怕事、性格内向、自卑退缩等

特征，两者之间反差特别明显。此外，虽然许多中小学生在遭受校园欺凌时能够积极寻求帮

助来解决问题，但由于欺凌者过于强势或者学校师生和家长应对不力，或委曲求全而逆来顺

受，由此造成部分受欺凌者对校园欺凌问题的消极应对。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学校解决校

园欺凌问题的难度，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并积极应对。 

3．“挫折-攻击”理论内涵及其对中小学校园欺凌事件的成因解读 

许多学者在针对校园欺凌问题进行研究时都有这样一种认识，即认为中小学校园欺凌行

为就是中小学生遭遇挫折之后的日常攻击行为的极端体现。综观目前对校园欺凌问题的理论

解释多以攻击理论为基础，我们认为“挫折-攻击”理论的确能够为解释中小学校园欺凌行为

提供科学的理论视角。 

“ 挫 折 - 攻 击 ” 理 论 （ frustration-aggression theory ） 也 称 作 “ 挫 折 - 攻 击 ” 假 说

（frustration-aggression hypothesis），1939 年由美国耶鲁大学著名心理学家 Dollard 联合其同

事 Miller 等首次提出。该理论认为当个体的某些需要得不到满足时可能诱发个体因此体验到

强烈的挫折感，进而个体通过攻击行为来缓解或掩盖自身所遭遇的挫折感。可以说，那些经

历过挫折的个体常常会表现出攻击行为，那些表现出攻击行为的个体常常遭受过挫折。“挫折

-攻击”理论将“个体的攻击行为始终是个体曾经遭受挫折的结果”作为其理论假设，认为个体

的挫折经历是出现攻击行为的前提条件，把个体的攻击行为看成是对挫折的自动反应[8]。个

体所遭遇的挫折往往总会导致某种形式的指向所有阻碍达成其目标的个体或其他对象的攻击

行为，而且相对严重的挫折可能还会促成个体产生敌意、威胁、报复等不良心理乃至出现暴

力犯罪行为[9]。然而，在实践中人们发现攻击行为也并非完全由挫折而引起，如中小学生在

他人的威胁恐吓或唆使利诱等情境下也可能引发攻击行为。因此，用“挫折一攻击”假说来解

释个体缘何出现攻击行为很快就暴露其理论缺陷与不足之处[10]。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

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人们逐渐意识到早期提出的“挫折-攻击”理论假设及观点过于简单和概

括，而且对许多涉及挫折和攻击行为的现象都无法作出较为满意的解释，因为生活实践中的

确有很多人在遭受挫折以后并没有发生任何攻击行为[11]。为了进一步科学解释这些现象和

完善相关理论研究的不足，Miller 等(1941)对他们的研究立场和观点重新作出调整，提出个体

在遭遇挫折时可能会出现借助间接形式来加以表达的攻击行为。这种间接攻击行为的表现形

式复杂多样，最明显和直接的表现是将其攻击行为迁移到另外一个新的目标上面。如个体将

自身在工作中遭遇的挫折产生的不良情绪发泄到配偶或他人身上，或者个体不能直接与自己

的上司发生正面冲突，但却可能通过在工作中故意施计作梗或散布谣言来加以报复。从这些

意义上说，个体遭受挫折后可能会表现出攻击行为，但不一定非得采用明显或外显的攻击方

式。

其实，在这之前的许多学者也对个体的攻击行为这一问题作过深入研究。如奥地利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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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Freud）提出的本能理论，认为个体的一切活动都来源于天生的性本

能，个体之所以出现攻击外部事物或者他人的行为是因为个体自身被长期压抑的性冲动得到

充分发泄和释放的结果。奥地利习性学家、诺贝尔生物学奖获得者劳伦兹（Lorenz）和现代

的一些研究也持有类似的观点，认为个体自身原本可能具备一定的先天攻击倾向，即个体的

攻击性在某种程度上深受遗传因素的影响而与外界刺激诱因并没有太多关联。但在教育与生

活实践中我们很难对本能理论进行评价，因为对个体身上是否具有攻击本能这一问题极难证

实或证伪，其理论局限性自然呈现。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班杜拉认为个体在社会学习过程

中不断通过模仿强化习得侵犯或攻击行为，当个体遭遇挫折时就可能用侵犯或攻击行为来求

得新的平衡状态。这一理论虽然未能对攻击行为发生的内部机制作出明确界定，但也能提示

我们应当重视科学对待中小学生日常生活中遭遇的各种挫折并为其提供良好的行为典范以减

少攻击行为的发生。上个世纪 60 年代伯科维茨（Leonard Berkowitz）也充分意识到“挫折-

攻击”理论的局限性并在原来的基础上提出经过修正的理论模型。他认为攻击行为不是个体

天生的本能，也不是挫折的唯一行为结果，个体攻击行为的出现依赖于个体对所遭受挫折的

认同和厌恶程度。个体所遭遇的挫折本身并不会直接导致个体对外发生攻击性行为，而只是

在某种程度上为其创造了激活唤醒或准备状态。个体攻击行为是否发生主要取决于外界线索

引导，若外界线索将个体行为引向积极方向则产生积极行为，反之则可能产生消极行为。个

体欺凌行为的产生与欺凌者对外界线索的解读有关，而引发欺凌行为的原因具体包括两个：

个体内在的准备度即主体决定是否参与欺凌行为、个体对外界环境的解读即主体决定产生积

极行为或消极行为进而决定欺凌行为是否发生。这个修正的理论模型能够对实践中部分挫折

不会导致个体出现攻击行为，以及个体不同的看法会增加或减少攻击行为的可能性作出较为

科学的解释。研究同时还发现，如果个体因他人原因而受挫，则个体实施攻击行为的强弱程

度可能会依据个体对他人行为的主观故意状况来作出判断。由此，伯科维茨将“情绪唤醒”

这一中介变量加入“挫折-攻击”理论模型之中，使得该理论能够更加科学合理地解释人类的

攻击行为，其理论体系也逐渐为人们所接受。然而，实践中我们稍加考虑就会发现个体攻击

行为的出现可能受制于除挫折以外的其他多种因素，诸如个体身上出现的某些工具性攻击行

为。相关理论研究没有充分考虑个体的主观认知对攻击行为的调控作用，也未对情绪唤醒机

制做出明确的阐释。因为要真正理解个体的攻击行为意图，必须充分考虑个体的心理活动整

体特点并由此作出全面科学的认识。 

 应当说，发生在中小学校园中的许多欺凌事件，我们的确可以用“挫折-攻击”理论对

其进行科学解释。我们可以看出，中小学生容易因缺少家长或老师的保护而被欺凌，或者通

过欺凌他人来彰显自己的独立与力量。正是由于许多学习困难或有品行障碍的学生在日常学

习与生活没有得到老师或其他同学的尊重和理解，容易经常被老师和其他同学误解或怀疑，

由此产生较为强烈的挫折感和不悦的情绪体验，而这些个体一旦对外界不利的线索进行错误

解读，同时个体自己又不得不努力去缓解或掩盖自身遭受的挫折感，则极大可能由此产生消

极的应对方式或不良行为，直接导致其产生攻击行为或成为欺凌的对象。 

4．中小学校园欺凌事件应对策略探讨——基于“挫折-攻击”理论视角 

4.1 重视对中小学生个体的早期教育是有效预防校园欺凌事件发生的第一步 

“挫折-攻击”理论提示我们，倘若能在教育实践中多为学生提供正向的引导线索，必然

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或减少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因此，学校教师和家长重视对中小学生个体

进行正面的早期引导教育很有必要。当前，许多学生家长对家庭早期教育在预防校园欺凌事

件的重要性认知不足，甚至部分家长长期坚信“树大自然直”，认为孩子长大以后一切问题

症状或行为都会自然消失，所以对孩子疏于管教，更不注重自身的不良言行举止对孩子潜移

默化地产生负面影响。许多研究表明中小学生个体身上攻击性行为的出现与个体早期的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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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和对某些攻击行为的自动习得有关，因此，在个体成长的童年或较早时期应当特别重视

父母或其他相关人员对个体的言传身教和教育引导功能，避免攻击行为的早期习得。同时，

正因为儿童具备较强的模仿学习能力，应该尽量对中小学生所接收的诸多传媒信息做出过滤，

以避免中小学生从不良的大众传播媒介中去简单模仿或无意之中习得攻击行为。我们应当加

强对中小学生的教育引导，将良好的社会教育内容尽可能较早地融入儿童的生活与学习之中，

增强个体的道德认知能力，促进其社会化进程的顺利实现和完善其健康人格，提升个体的社

会化水平。 

4.2 引导中小学生科学认知校园欺凌现象，正确对待日常生活中遭遇的各种挫折 

中小学校应当重视采用科学的认知训练方法对中小学生的校园欺凌行为做出干预，改善

其不良认知以减少欺凌行为的发生概率。部分学生对欺凌行为存在认知偏差，如将欺凌行为

视作“引起关注”或是“树立威风”的手段，认为让别人害怕自己则自己很有面子；而被欺

凌者不愿意将此事告知他人的重要原因就是担心“别人知道后会看不起自己”[7]。这些不良

认知严重扭曲中小学生的价值观念，并且极易助长校园欺凌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学校管理者

和广大教师必须高度重视并强化引导工作。刘丽娜（1998）认为个体对挫折的来源、性质、

强度等情境的认知和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个体侵犯性欲望和情感的变化，进而影响个体的

行为反应方式[12]。但同时也应当看到，对挫折情境的不同理解虽然可能影响到个体的行为

反应方式，但这并不能决定个体必然出现这种行为反应。生活中我们可以见到有些人遭遇挫

折后情绪极度低落，甚至异常愤怒或难于自制，但他个人可能并没有出现各种攻击行为反应。

而另外一些人无心侵犯他人却在无意之中招惹了他人。个体的情感受制于个体的道德认识、

社会情感与态度、法律意识等因素，事实上只有当一个人真正面对问题或者接近侵犯性反应

时，才有可能产生较大的个人焦虑。个体在社会化进程中，如能较早内化社会行为规范，合

理调控自己的情绪情感，并由此形成基本的法律意识，这样当个体遭遇到可能引发攻击行为

的情境时也能泰然处之。 

4.3 科学把握对中小学生的惩戒力度，防止过度惩罚导致中小学生出现攻击行为 

已有的研究表明：个体如若遭受过度惩罚则可能因过度愤怒而出现攻击或欺凌行为予以

报复性应对，有时也可能因为获取利益或好处而甘受惩罚。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

曾明确告诫我们：惩罚是一种不无危险的教育手段。因为惩罚受制于个体的认识、情感与意

志等因素的影响，惩罚必须科学适度，更重要的是要具有一定的威慑性和教育性，才能真正

发挥其教育功效。特别是中小学生善于模仿别人的行为并从中获取好处，如同个体在家中为

了避免父母的惩罚可能不再从事攻击性行为，但父母对子女的不当教育方式特别是过度惩罚

可能会在个体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与痕迹，当这些孩子遭遇类似情境时，他们也可能用同样

的方式去对待他人而实施攻击行为。认为那些经常实施攻击行为的人，多半是在儿童时期经

常受到父母、兄长或者其他有关的人的严厉惩罚[12]。同时，我们更应当看到部分学生可能

因为遭受不当惩罚而自暴自弃、破罐破摔。因此，我们在日常教育中应当注意科学把握对中

小学生的惩戒力度，帮助他们正确面对可能遭遇的各种问题，重视培养他们良好的社会责任

感和使命感，防止对他们的过度惩罚而出现攻击行为。

4.4 引导中小学生正确处理各种突发事件和不良刺激，提高中小学生的自我保护与控制能力 

特别应当注意的是，当前不良网络媒体信息泛滥造成暴力文化与黑恶势力等消极内容严

重扭曲青少年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某些语言、情境或事件可能成为一种不良刺激诱因对处于

正在成长发展的中小学生造成极大的影响和伤害，并由此引发校园欺凌或攻击行为的产生。

事实上，当前中小学校园欺凌事件中言语欺凌占比较高，这提示我们应当特别关注中小学生

的生存环境，避免言语暴力伤害等外界不良刺激诱因对中小学生造成的不法侵害，全力建设

良好的校园环境和网络传播氛围，为中小学生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在教育教学中我们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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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对中小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科学推广和全面普及心理健康知识，提升中小学生

的心理素养水平，学会情绪的自我调节与控制，尽量减少卷入日常生活中可能诱发不良情绪

的各种情境，提高学生的自我控制能力。要科学引导中小学生正确处理各种突发事件和外界

不良刺激，善于从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发现问题并及时处理，特别应当及早发现存在异常情绪

或行为表现的学生并及时干预。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要加强对中小学生的法治教育并将

其有效融入学校课程体系，增强中小学生的法治意识，提高中小学生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开

展系列活动强化中小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和提升其自我防范能力，逐渐学会并养成利用法律

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良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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